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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县坡地聚落生态智慧研究

李华珍

（福建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 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屏南县坡地聚落因山就水、趋吉避凶的选址智慧，随形就势、因
势利导的布局智慧，因地（时）制宜、就地取材的营建智慧和多元文化共融的人文生态智慧。 相对稳

定的自然生态智慧与动态发展的人文生态智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成就了人—自然—建筑和谐共

生、共融的传统生态经验。 这些经验对城镇与乡村实现高质量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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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智慧”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提出的，他将伦理学与哲学思想引入生

态学领域，提出生态平等、生态自我与生态共生的

深层生态学理论框架体系。［１］ 在此基础上，国内

学者主要集中在生态智慧理论与生态实践两个方

面进行研究［２］，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

慧［３］、城乡建设的生态可持续性途径［４］、中国古

典园林与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及其气候环境、地
形地貌适应性等生态经验和实践经验［５］ 进行了

讨论与总结。 生态智慧应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

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导向，与生态适应性、环

境适应性等相关概念相比，其研究范畴更宽泛，包
含了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生产生活等要素，是一

个复杂综合的系统。 生态智慧的视角被引入到传

统聚落的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从理水、防灾、选址

与布局、公共节点空间、乡土材料及营造技艺等角

度总结聚落的生态智慧［６－７］，这为传统聚落研究

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但整体来看，相关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多以单一要素为

主，大多聚焦于聚落（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而对其人文智慧的研究则较少涉及，研究的深度

与广度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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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县偏于闽东北山区，现代化进程较慢，保
留了大量传统聚落，且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名录的村落数量居全省前列，具有较高的研究价

值。 目前学界对该县传统聚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对其保护与开发等模式、策略上［８－９］，也有一些博

硕论文讨论闽东北“土木厝”应变环境的策略与

手法［１０］，个案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空间格局演

变、空间肌理参数化解析等问题［１１－１２］，但从生态

智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目前仅见对北墘村

选址布局与营建智慧的研究［１３］。 本文拟从宏观、
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探究并总结屏南县坡地型传

统聚落营建的生态智慧策略与方法，以丰富和深

化福建山地聚落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为新型山

地城镇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一、因山就水、趋吉避凶的聚落选
址智慧

　 　 屏南县位于鹫峰山脉东坡，县域内层峦叠嶂，
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层状台地降低，山谷盆

地点缀其间，溪流沟壑纵横交错，素有“九山半水

半分田”之称。 居民在聚落选址时因应自然，充
分尊重与顺应地形条件，因山就水，发展出了坡地

型、盆谷型与高山散点型三种聚落形态。 其选址

与布局体现出了以下几种不同的形态特征，具体

如表 １ 所示，其中坡地聚落与盆谷聚落是最常见

的。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对盆谷聚落进行了讨论，
但对坡地聚落的研究还比较少，故本文聚焦讨论

坡地聚落。

表 １　 屏南山地聚落形态类型

Ｔａｂ．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聚落类型 聚落选址 聚落布局 街巷结构 代表聚落

坡地

聚落

多位于丘陵阳坡，
山水结合之处

位于不同高程等高线的凹处或

凸处的台地上，滨水或近水，呈
层次丰富、错落有致的阶梯状

布局

街巷垂直或平行于等

高线，峰回路转，充满

高程变化

屏南县降龙村、夏地

村等

盆谷

聚落

宽谷

聚落

位于群山环抱、比
较平坦宽敞的盆

地中

山环水抱的块状布局，规模较

大，多近水，但距山有一定距离

街巷一般呈鱼骨状、梳
状或 网 状 布 局， 比 较

复杂

屏南县双溪镇等

峡谷

聚落

位于两山相交、地
势较低、用地狭窄

的山坳或山谷中

多呈带状分布于山麓不同高程

的缓坡或台地上，滨水或夹水，
有一定的高差变化，但起伏较小

带状或树枝状，主次分

明，往往与水结合，形
成水街

屏南县龙潭村、际下

村、际头村等

散点

聚落
位于高山小垟地

呈点状分散分布，独屋成村或数

屋成村，与山体或耕地结合

单一道路从建筑前后

经过

屏南县里坪村、前厂

村等

　 　 屏南县降龙村是坡地聚落的典型代表。 降龙

村为韩姓聚居的血缘村落，其先祖为躲避战乱辗

转迁移至此，即“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因其“山
水清奇，遥瞻舞凤之翱翔，横览降龙之形势，地盘

几曲，脉负三台，其东则有星罗绣党，南则有石响

钟堂，西则有守口之龟，北则有三衿之岫”①，龙潭

溪和车带前溪交汇于案山（马啸台）西南面，山环

水抱，中有小盆地，深合传统“风水”理论强调的

“枕山、环水、面屏”之势，是传统农耕社会最理想

的聚居环境。 主山三衿山海拔 １ １８０ ｍ，垂直气候

比较明显，山势陡峭，西南凹坡相对缓和。 韩氏族

人首先在西南凹坡半山腰营建屋舍，将地势较平

坦、靠近水源的盆地辟为耕地，形成坐东北朝西

南、背山面田的内凹式聚落格局。 其后，韩氏族人

又在三衿山顶“栽松种柏培地脉”，历代不辍，将
其祖山发展成了绵延约 １．５ ｋｍ２ 的原始生态林，
既涵养了水源、加固了山体，有效地阻挡了冬季的

冷风，提供了良好的气候调节层，又给整个聚落营

造了“虎既踞兮龙又蟠”的景观意象。 “择吉处而

０４４

① 见屏南县降龙村《韩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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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之”①是中国朴素的环境观，降龙村的选址顺应

了山水形胜，择最适建的缓坡及山腰营建屋舍，择
宜耕的盆地发展生产，引入了夏天凉爽的南风，构
建了山林—屋舍—农田—溪流层层跌落、藏风聚

气的景观。
这种选址“亲山”但不近水，但该村落对水的

处理却体现了其巧借自然的生态智慧。 村落距离

龙潭溪和车带前溪 ４００—５００ ｍ，间隔着案山，有
效地避免了洪涝灾害对村落的影响，同时又便于

引水灌溉低处的耕地，满足了农业用水的需求。
村落在高处引用三衿山山泉水，汇入村北、中、西
三面合理半径范围内建造的 ３ 处引水池，并在低

处开挖 １ 处水井，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借助自然解

决了用水问题。
可见，屏南坡地聚落在选址之初就充分尊重

自然、利用自然、因山就水、趋利避害，反映了“裁
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生态智慧，营造了

独具特色的生态平衡机制。

　 　二、随形就势、因势利导的聚落布
局智慧

　 　 坡地聚落一般平行于等高线布局，降龙村村

民在遵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又发挥才智创造条件

克服地形限制，创造了宜居环境。 村民顺应三衿

山西南麓内凹的等高线，优先选择在坡向较缓、条
件较优越的东北坡发展。 沿等高线最高点建造韩

氏宗祠，其他建筑顺着不同高程、不同疏密的等高

线沿西南方向依次降低布置，层层叠叠，建造了 ６
排建筑，中排狭长，高低排短促，一直延伸到风水

塘。 由于等高线较密，适建基底有限，人们充分借

助各种建筑手法，或就等高线安置建筑，或跨等高

线高低错落地营建建筑，或规整或灵活，格局紧

凑，造型各异。 这个坡面的建筑坐东北朝西南，有
良好的通风与采光条件，成为聚落的主体。 随着

人口的增加，聚落逐渐向西北坡发展。 西北坡向

沿等高线内凹面向突出面过渡，地势陡峭，建筑以

书院为高点，向东南方向顺应地形、点状、跳跃式

地布置了 ５ 排建筑，格局松散，不成系统。 根据

《屏南县降龙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降龙村建筑组群如图 １ 所示，顺两个坡

面展开的空间布局形似凤凰展翅，虽受限于地形，

用地局促，但却营造了层层跌落、错落有致的聚落

景观。

图 １　 降龙村建筑组群分析图

Ｆｉｇ．１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其街巷格局也顺应等高线形成了“一横一

纵”的“丁”字形路网主骨架。 一横是以一条连续

完整的等高线为脉络形成的东西向的主街巷，不
仅串联起了村落内部不同高程、比较短促的等高

线形成的支巷，还成为了沟通屏南内地与沿海经

济贸易的“茶盐商道”。 一纵是垂直于等高线的

南北向街道，曲折有致，富有高程变化。 受地形影

响，降龙村内街巷相对狭窄，平均宽约 ２ ｍ，两侧

建筑墙体平均高约 １０ ｍ，形成高墙窄巷的强烈对

比，既带来了蜿蜒曲折、悠远绵长的空间感，也营

造了传统的“露天冷巷”，利于通风、遮阳与散热。
村落的排水系统也充分利用了自然与人工环

境。 三衿山上的原始生态林积蓄了雨水，既防止

雨水对村落直接冲刷的危害，也有效防止了泥石

流的发生。 村落在东西向与南北向的主街巷一侧

建有明渠，在村落南面开挖风水池，雨水污水自上

而下汇入风水池后排入农田，满足了村落的排水

需要。 传统建筑的坡屋顶与天井则分散了雨水，
缓冲了雨水的直排；巷道均以鹅卵石或蛮石铺设，
形成了良好的渗水界面；水池与风水池也分散积

蓄了雨水，一定程度上也完成了对污水的净化。
可知，降龙村设置了一整套自然积蓄、自然疏导、
自然渗透与自然净化的排水体系，有效地进行了

防灾设计，保护了自然环境。

１４４

① 见汉代刘熙《释明》。



福建理工大学学报 第 ２２ 卷

降龙村这种“山—林—居—田—水” 的竖向

分层的布局顺应了地形，将人工手法与自然环境

密切结合，形成了良性的生态、生产、生活循环系

统，营造了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这种被动式的

自然生态适应性策略体现了高度的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

　 　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筑营
建智慧

　 　 （一）因地而生的空间形态与灵活多变的营

建手法

　 　 屏南坡地聚落所处的地形高差变化复杂，适
建的基地一般随等高线的变化大小不一。 一般在

等高线较密的地方建造 “一” 字型单体建筑或

“Ｌ”形二合院，在等高线较疏朗的地方建造小三

合院，其开间、大小均与地形密切相关，一般较少

大进深、宽面阔的合院式建筑。
屏南山地丘陵表面发育了结构松散的风化

层，持结力差，抗蚀能力低，很容易引起水土流失。
为防止水土流失，坡地建筑往往充分顺应地形的

高低起伏，采用 “台、坡、挑、靠” 等手法建造而

成。①［３］“台、坡”又分成挖填、填进、挖出三种方

式，全部填进、挖出的土方或石方量比较大，施工

难度较大。 屏南大部分山地单体建筑结合不同高

程的坡地挖一部分，再以挖出的土（石）方填一部

分，尽可能就地平衡土（石）方量，形成适建基底，
既降低了建造成本，又能够加固及保护山体。 而

三合院建筑则往往结合地形，将天井与厢房放在

坡地低处，正座放在高处，天井狭窄，空间紧凑。
其门厅、厢房、附属用房等往往结合地形条件综合

采用架、挑、吊、靠、拖等手法营造，朝向、造型自由

灵活，复杂立体。 降龙村民居受地形限制，高处陡

坡建筑一般面阔 １—３ 间不等，不做院子，临街而

建；建筑往高处发展，多做成 ２—３ 层的楼居，层与

层之间常见有错层与夹层的做法。 村中“小百

货”成泰忠记商行就是典型代表。 该建筑位于茶

盐商道的南坡，与地形结合密切，１ 层采用“吊”的
手法，一端架在商道上，另一端以柱承重，支撑起

与商道等高的 ２ 层楼面。 １ 层位于商道水平面之

下，比较潮湿，主要用于储物和下人居住；２ 层临

街，作为店面、账房、货井、楼梯间等功能使用；３
层为卧室，３ 层半是仓储空间；１ 层架空层南侧有

一个低了 １．８ ｍ 左右的小台地，采用架空手法做

了一个豆腐作坊。 该建筑充分利用架、吊、坡等多

种营造手法，紧密结合地形高差营造了丰富多变

的竖向空间，满足了多功能的需求，将不利的地形

条件转化为宜居的空间形态，体现了人们处理建

筑与地形关系的高度智慧。
降龙村所处地形等高线较密，用地局促，很难

营建大规模建筑，但人们还是充分发挥才智营造

了大规模建筑，以满足礼仪功能的需要。 韩氏宗

祠选址于村落最高处，是该村唯一的一座三进建

筑。 建筑所在的地形高程前后相差约 １２ ｍ，人们

因地制宜，综合采用“台、坡、架”相结合的手法，
将三进建筑巧妙地坐落于三个高程不同的基地

上。 一进戏台地势低于正座祭殿 １．４ ｍ，采用架空

的方式取得与正座合宜的建筑基底；三进享堂高

于正座祭殿 ６．７７ ｍ 且背靠陡峻的山地，借助石筑

护坡取得平整的建筑基底。 三进建筑步步高升，
层次分明，是该村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礼仪建筑，
也是人们巧妙借助多种营造手法克服地形条件限

制的典范，同时又不破坏自然环境。
由于适建用地紧张，屏南坡地建筑大量使用

出挑的手法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 其手法主要有

两种：外挑与内挑。 外挑，是指建筑正面或侧面一

层以夯土墙围合，二层木构，向外出挑楼面、外廊

或美人靠，挑出的部分与建筑所在立面或平行或

形成一定的角度出挑于街巷或溪流之上，在营造

灵活多变的立面形象的同时也带来了“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景观意象，如图 ２ 所示。 内挑，是指正

座或厢房二层面向天井挑出楼面或前、后廊，并施

以美人靠或栏杆，既留出了一层廊道，增加了二层

使用面积，又营造了层层叠叠的内部形象。
这种应对地形高差的多样营造手法相结合，

使得屏南坡地建筑随高就低，灵活地嵌入到自然

背景中，构成进退有度、虚实结合、灵活多变的建

筑形象，营造了峰回路转、参差错落的建筑景观效

果，体现了人们在处理地形条件中高度的生态

智慧。

２４４

① “台”是以挖填、填进、挖出方式处理坡地，形成建筑基底；“坡”为依坡法，以建筑室内地坪或院落调整高差，形成多级台地；
“靠”即为靠崖和附岩修建建筑；“挑”即为悬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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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外挑

Ｆｉｇ．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二） 适“时”而建的建筑调节手法

屏南山区年均温度 １５—１７ ℃，夏无酷暑，冬
无极寒，夏季最高温约 ３０ ℃，冬季最低温约 ５ ℃
（海拔高的地区极端温度会低至－１０ ℃），无霜期

短，少于 ２４０ 天。［１０］但由于山脉的阻挡，山区年降

水量大、湿度大（年均湿度 ８２％～８８％）、太阳辐射

强，建筑营造主要考虑夏季气候条件：通风、遮阳、
隔热、排水、防潮，兼顾冬季气候条件的需要：防
风、保暖。

屏南坡地建筑的朝向不同于讲究坐北朝南的

盆谷建筑，一般结合地形背山面田或面水，位于不

同坡面的建筑有不同的自由朝向，便于吸纳山谷

风。 三合院的正座前后一般都设天井，明间开敞

通透，有利于采光并与前后天井对流通风。 天井

普遍较小，有利于遮阳，也能够起到“拔风囱”的

作用，加速冷热空气循环，营造舒适的休憩环境。
从竖向营造看，山地建筑各层的楼板既分隔

竖向空间，又是良好的保温隔热层。 尤其是二楼

上的小半层（阁楼）处于大屋顶的覆盖下，两侧山

面的夯土墙往往做到一层或一层半的高度，上面

全部开敞或改为加设外窗的木板墙，大大增加了

通风的面积，加强了空气的对流，有利于通风、防
潮、排热，同时也可以在此晾晒谷物，满足生产生

活的需要，一举两得。 有的建筑两侧山墙高过屋

顶，正面的院墙一般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墙的上

部形成层层跌落的豁口，二是二层外墙改为木构，
楼面出挑，增设外窗或美人靠。 这样，既能够纳入

夏天的南风，也营造了丰富多变的立面景观。
屏南山地建筑主体部分进深以 ５—７ 柱为主，

屋顶一般较大，悬山顶或硬山顶，坡度平缓，一般

在 ２２ 度左右，挑檐深远，虽然不利于采光，但有利

于遮阳、排水、保护土木墙体。 悬山屋顶一般采用

冷摊瓦的做法，工艺简单，用料节省，虽不利于保

温，但便于通风、防潮。 屋顶下的小阁楼，相当于

空气隔热层，不作为日常起居之用，但利于储物、
隔热。 屋顶下的侧面山墙往往加设披檐或腰檐，
既能够保护墙身不受雨淋，也能避免太阳直晒墙

身，减少热辐射，也带来了立面的层次与变化。 建

筑内部的主座与厢房在高于楼面分层处往往也设

披檐，其下覆盖着通廊，作为日间活动的主要场

所，既能遮阳、防晒、防雨，又能获得不错的采光。
　 　 （三） 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建筑营造法则

屏南县盛产杉木，建筑就地取材，以不施油漆

的老油杉作为其内部主要的营造材料。 建筑一般

以穿斗木构架承重，外部以夯土墙围合。 木构架

往高处发展，纵横穿插，组合灵活自由，利于分层、
出挑、架空或组合，可以营造出多变的空间形态与

建筑形象，同时也有较强的抗风与防震作用。 建

筑内板壁不像其他地方用灰板壁，而是大量用清

水杉木板做到“一行”（穿枋）以下，只在穿枋间用

灰板壁，墙体褐色与白色对比鲜明，清新淡雅。 除

明间外，开间室内地面通常用石地梁架空 ３０—５０
ｃｍ，其上再铺设楞木与木地板，同时在架空的侧

面下槛或楼板中留出通风口和“猫退”，利于通

风、排湿及防鼠。 二层以上基本上全为木构，屋顶

为冷摊瓦做法。 有研究表明，木材的调湿性能是

目前常用的建筑材料中最好的［１４］，可以缓和室内

湿度变化，在空气湿度最大的春夏季也不见冷凝

水，适合山地湿度较大的环境。 但木板壁的热阻

小，热惰性差［１５］，保温、隔热性能较差，为了弥补

其不足，民居外墙通常以夯土墙围合，利用生土热

惰性强的特点取长补短，营造了相对舒适的居住

环境。
屏南山地建筑的夯土墙一般选用黄土或红土

掺和田底土或旧建筑的老墙土、残瓦碎石断砖，组
成砂石混合物，极少用纯净黄土或纯净红土，这既

加强了墙体的刚度与耐用度，又体现了“化腐朽

为神奇”的节约资源的生态理念。 一般做法是，
在勒脚以下部位用蛮石或卵石叠砌成 ３０—５０ ｃｍ
的墙基，其上平砌 ３—５ 层青砖找平，而后为夯土

墙。 屏南的夯土工艺为桢版夯筑［１０］，一堵一堵夯

筑，每一堵的高约 ３．３—３．６ ｍ，宽约 ３—３．３ ｍ，堵
与堵之间有明显的缝隙。 为了增加墙体的拉结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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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往往会在其中分层分段地放入竹片、木头等，
增加其整体性。 墙顶一般做成跌落的马头墙或圆

弧形风帽状或尖尖的形式，其上再设瓦顶。 这种

土墙经济实用，被称为“会呼吸”的墙体，冬暖夏

凉，又能吸潮、防盗，材料还可以循环利用，是一种

绿色低能耗的环保材料。 当然，夯土墙也有自身

的局限性，如易受雨水冲刷、墙面需要定期维修、
抗震性能相对较差等。 为了扬长避短，人们也采

用了一些补救措施，如使用悬山顶将夯土墙保护

在大屋顶之下、在封火墙上半部砌一段青砖墙来

降低雨水冲刷对墙体的破坏、在夯土墙外刷三合

土加固外墙面等，以有效延长墙体寿命。 或如上

文所述，将二层夯土墙改为木构门窗或外廊，既兼

顾了保温、隔热、通风、纳阳等功能，又便于维修更

换材料，灵活多变又实用。
除了墙体，屏南坡地建筑的基底也大量用土

取整。 建筑首先结合地形步步高升，每一层台地

的室内地面均用挖填结合的方式以土、碎石、砂土

层层填筑并夯实，可有效防止地下水汽的上扬，起
到防潮的作用。 主座厅堂、前廊、两厢等基底面层

会视经济实力情况而采用三合土、青砖或石材作

为面层。 但石材造价高，一般只在柱础、门枕石、
门槛、廊沿石等部位使用，普通民居中多使用蛮石

或不规则的石块，大户人家才见规整的石材。 这

与屏南山区交通闭塞、石材开采运输不便有很大

关系。
屏南坡地建筑的营造充分利用当地材料，物

尽其用，借助灵活自由的设计手法满足了通风、隔
热、排湿、防潮等需求，适应了夏季山地气候条件

的需求，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索取

和破坏，体现了原生态、低成本、高效率的生态营

建智慧。 当然，屏南坡地建筑的保暖除了依靠围

合夯土墙外没有其他有效的营造手段，往往要依

靠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弥补，如添加火塘火炉和增

减衣物，这也是南方地区建筑普遍存在的问题。

　 　四、儒释道共融、耕读商结合的人
文生态智慧

　 　 （一）坡地聚落的人文生态智慧

人们在定居伊始，受自然山水、气候等条件的

影响比较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但随着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聚落受社会

文化、经济模式、家庭组织、宗教信仰、行为习俗、
交通防御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聚落营建也

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人文生态智慧。
以降龙村为例，早期的屋舍均位于地势较高

的半山腰，尽量不占用农田，体现出了农业社会对

耕地的重视与保护。 到了清中后期，降龙村成为

屏南山区通往沿海的“茶盐商道”的枢纽节点之

一，经济有了更多样的发展。 人们对本村耕地的

依赖有所减弱，民居也逐步由高处往低处发展，但
仍然将较大面积的平地留给了耕田。 清道光年间

的大财主韩步衢拥有的农田甚至遍及屏南东部的

大部分地区。 经济的发展丰富了聚落的建筑类

型：降龙村面积不大，但“五脏俱全”，茶盐商道两

侧分布着商行、花店、药铺、客栈、路亭等商业建

筑；韩步衢宅周边围绕着粮仓、打石楼、碾米楼、库
房、晒谷场、晒茶场、水池、水井、水渠等建筑及农

业生产设施；寨墙、寨门、炮楼等建筑分布于聚落

四周，起着防御、防盗的作用；陈氏宗祠与降龙书

院分别位于村中地势最高、最醒目的两个位置，不
同职能的宫庙建筑满足了人们多元信仰的需求。
据《屏南县降龙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 （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整理，降龙村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如图 ３
所示。 功能如此完善、设施如此齐全的山区小聚

落并不常见，由此可知宗法礼制、耕读文化、宗教

信仰以及商业流通对村落布局的影响之大。

图 ３　 降龙村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ｌ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为保护聚落安全，降龙村还构建了三个层次

的防御系统：最外一层的防御系统借助陡峻的山

体形成天然的屏障；第二层次的系统是在聚落的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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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结合民居建筑的夯土墙修建了长约 ６００ ｍ
的寨墙，开五门，门楼上均设有炮楼；第三层次的

系统是以韩步衢宅为中心，包含碾米楼、晒茶场、
粮仓、炮楼在内的集居住、生产、防御于一体的小

组群。 此外，聚落还营造了精神层面的防御体系，
沿着村落寨墙及墙外建造了摩尼殿（明教）、菩萨

庙、齐天庙、临水宫、五显灵宫等 ５ 座宫庙建筑，借
助佛、道、民间信仰各路神灵关锁路口与边界，分
隔了外界不确定、不安全的因素，在村民心理层面

营造了安全、宜居的环境。 凡此种种在福建传统

坡地聚落中十分常见且手法多样，体现了人们主

动改造并完善自然环境的过程，这种改造深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

的影响，并不破坏生态环境，体现了自然生态智慧

与人文生态智慧的高度融合，达到了“天人合一”
的境界。
　 　 （二） 坡地建筑的人文生态智慧

屏南坡地建筑在应对地形与气候生态条件

时，无论平面空间还是竖向空间均体现出了很强

的灵活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规则”与“秩序”
仍然浸润其间。

因受地形影响，屏南县的三合院楼居整体平

面往往不规则，但中轴线上的正座当心三间一般

规整对称，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伦理礼仪秩序。 门

廊虽然进深只有两步，但依然设置了屏门，“挡煞

聚气”的同时也保护主人的隐私，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采光与通风的效果。 正座一层明间为

厅，中间以太师壁为界，前厅称为“厅头”，为主要

的礼仪与公共空间；后堂称为“禁步”，为内眷活

动的主要空间；两侧次间为卧室，左尊右卑。 次间

与外墙之间一般留有墙弄，供女眷、下人等通行，
楼梯一般也设在此处，成为室内的第二条交通流

线。 二层主要为女眷活动的主要场所及储物空

间，面向天井设置木板窗与美人靠。 屏南虽“天
高皇帝远”，但其民居空间形态依然体现着儒家

主次分明、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伦理礼仪，也是

其人文生态智慧的典型特征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坡地建筑的

空间形态有所变化，如图 ４ 所示［１０］。① 首先，其选

址由山腰向山麓与平地转移，沿现代公路两侧分

布，交通方式的改变直接带来了聚落形态的变化。

其次，建筑平面形态发生变化，由原先的类型 Ａ
与 Ｂ 向类型 Ｃ 过渡，正座前面的天井、厢房与门

廊被取消，正座直接面向外部环境，后天井及后天

井两侧的厢房空间有所扩大，成为建筑主要起居

空间。 这种变化使民居空间直接明了，直奔主题

与中心，与传统民居讲究“欲扬先抑”“主次分明”
的做法不同。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生活方式有

所改变，便利性、实用性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

标，礼仪性与“风水”观逐渐弱化。 可见，屏南山

地建筑所蕴含的人文生态智慧是动态发展的，体
现了很强的社会应变性。

图 ４　 山地建筑空间演化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五、结束语

吴良镛先生曾指出：“在全球化、信息化时

代，城市与地区既要有意识地吸收世界先进的科

学技术文化，又要注重基于地域的不同自然地理、
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探索科学的地域发

展道路，自觉地对城市特色和地区特色加以继承、
保护和创新，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人居环境。” ［１６］

屏南传统坡地聚落与建筑在选址与布局、营造与

建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山地环境的地形、地
貌、日照、水源、风向等自然要素，象天法地，因势

利导，发展了灵活多变的规划与建筑手法，营造了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坡地聚落景观，蕴含着高明

的生态智慧。 其中自然生态智慧具有相对稳定

性，不同类型的坡地聚落形态各自有其类型内的

共性特征，而生产、生活、行为、习俗、信仰等人文

社会文化因素则是坡地聚落与建筑发展演变的动

态因素，使其在地域自然地理条件下各具个性特

色。 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坡地聚落与建筑

形成了立体丰满的形态，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与外

延。 这些经验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与乡村的

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

５４４

① 笔者在《“土木厝”，闽东北传统建造体系的类型应变研究》图纸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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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市建设与发展片面强调“人定胜天”，割裂

了人、建筑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建造出来

的聚落与建筑形象僵硬、呆板，乏善可陈，而且破

坏了自然环境，带来了环境污染，同人与自然和谐

的人类理想的人居环境渐行渐远。 这种风气有愈

演愈烈之势，逐渐从城市蔓延到了集镇与乡村，带
来的影响与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笔者借助对传统

坡地聚落与建筑的生态智慧的总结，希望能够抛

砖引玉，引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并重新借鉴

传统的经验，结合新的技术手段，扬长避短，以创

造出真正富有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的、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聚落与建筑形象，让人们重新能够真

正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实现生态平衡，促进

城镇和乡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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